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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培和他的王以培和他的《《小王子小王子》》
□戚 亚

他是长江边的吟游诗人，竹林深

处的贤者；他是读懂兰波的通灵者，

如今又以一颗虔诚之心迎请小王子

的回归；他能带着布谷鸟和小猫菜花

走进校园，向孩子们讲授传统文化的

魅力，也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台

上，向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他就是

2017年作家出版社新版《小王子》的

译者——王以培。

初次接触到王以培的作品，是描

述长江边故事的《烟村》。充满长江特

色的诗歌和生长在那片热土上人们

的故事，让我对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好

奇。该是怎样的经历，才能让一个人

创作出这样极具当地特色、又充满诗

意的故事呢？

有幸和王以培先生接触后，我得

知昔日作品中再现的场景，来源于他

17年间从未间断地去长江边的走访、

采风，和当地老人攀谈，把自己作为

当地人融入滔滔江水。我在他身上看

到了一名文化学者的激情和虔诚。激

情源自于他心底对传统文化的好奇

和执著，虔诚则始于他对文化最原

始、最纯净的尊重和敬畏。

十几年前，王以培第一次翻译

《小王子》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当

初、在中国，《小王子》还没那么多译

本，小王子的世界，也远没有今天这

么热闹。”如今，王以培重译的《小王

子》已于2017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将

5000册全部售出。如果你曾在当当

上搜索过这本书的名字，你就会明白

上面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小王子》目

前已成为公版图书，市面上售卖的中

文译本不下十几种，面对竞争如此激

烈的市场，没有依靠夸张的宣传，作

家社这版“悄悄上架”的《小王子》，有

如此销量，实属不易。

翻译作品本身，与译者自身有着

很大关系，且不说学识和语言能力，

单是个人的经历，就会对作品本身产

生巨大影响。历经了十几年的沉淀之

后，王以培在前作的基础上做出了大

量修改，他有能力将汉语和法语的魅

力合二为一，并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融

进其中。所以，翻译的作品很难以某

一版本作为所谓的认证和权威，王以

培的《小王子》，胜在译者自身的谦卑

与虔诚。

人人都可读《小王子》，孩子们读

的是故事，成年人看到的却是自己。

我很庆幸，在成人时，能够重读《小王

子》。他那看似荒诞的疑问，恰恰是已

经成年的我，最无奈、也无力去改变

的现实。我曾经是小王子，也曾扮演

过国王、商人、对他人的赞美疯狂渴

求，日复一日地固守陈规，就这样成

为了曾经的自己理解不了的人。很遗

憾，我们只有在长大后，才能理解小

王子的孤单。这过程不可逆，而莫大

的幸运却是尽管小王子依旧孤单，他

却有了更多人陪伴。

小王子诞生之日，是70多年前

的1942年，“二战”的关键时期，而书

中的内容却奇迹般地和当下毫无违

和感，无论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流离

失所，还是和平年代下激烈的竞争给

人们精神上造成的压迫和焦虑，人性

的丑恶和纯真永远是存在的，而人们

向往儿时简单而美好的心愿也是存

在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小王子能够

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的原因。

我们生存在拥有“‘一百一十一

个国王（可别忘了还有黑人国王呢），

七千个地理学家，九十万个商人，七

百五十万个酒鬼，还有三亿一千一百

万个自大狂’的，拥有近二十亿个‘大

人’的星球之上”，我们在等待他的到

来，我们需要小王子的到来。只要人

们心中还留存着对纯真年代的记忆，

还愿意为了回到旧时光而付出些许

的努力，那么小王子就能走进更多人

的心里。

王以培的责任编辑王淑丽曾说：

“对以培最初的印象，是个单纯的诗

人；直到有一天，他拿着小说《烟村》

再次找到我，令我惊奇不已，再后来，

他的《敦煌繁露》《立体几何》，他译著

的《兰波作品全集》和《小王子》逐一

呈现在我眼前，我真想象不到，这是

我所熟悉的王以培。近几年他又将中

国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创作出了很多

具有独特魅力的充满中国传统文化

的寓言童话故事，我期待着他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惊喜。”

王淑丽的一番话，正好解释了王

以培为何可以扮演本文开篇那么多

的角色，而且个个精彩。不断地积累

和思考，是王以培能够推陈出新的根

本，这应该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

在2017年冬季于河北唐山西缸

窑二小和苏州新城花园小学举办的

两场活动中，孩子们的热情和学校老

师们的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

了王以培的功力。他每一场演讲的内

容从不重复，他能将自己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思考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孩子们愿意听，老师和家长们也都非

常赞赏，他激动时能从两米高的演讲

台上一跃而下，他对文学的热爱，早

已越过了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台，飞到

了普通孩子们之中。

小王子的个子很小，可他的身

影却已走遍了世界，喜怒哀乐，均在

小王子清澈的眼眸中变得轻飘飘，

好像被那些携小王子飞来飞去的鸽

子带走了一样，渐渐地不那么重要

了。不如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

境，和王以培一起，作为对他十几年

前初心的献礼，或是带着他多年后

对语言文化的自信，敞开心扉，“以

最虔诚的姿态，迎请小王子回归，去

浇灌心中的玫瑰”。

一个寒夜的梦里，散乱的情节却温

暖了一枕的冷清。醒来默坐，窗外依然是

飘飞的雪和小兴安岭腊月的寒流，而心

底却像落了一场雨，所有曾经的点滴片

段，仿佛静静地滋润了一生的时光，从来

不需要想起，却一直在心底盎然。

有时候，刹那间的一点光一滴暖，都

可成为生命中永不消散的感动。

沿着时光的脚步追溯，我看到了最

初的那个刹那。那个时候，刚刚从农村搬

进城里，完全不同的世界展现在少年的

我面前，便生出许多起起落落的黯淡心

绪。或许是自卑心理的影响，在学习方面

毫无优势后，便开始用偏激的行动来引

起别人的注意。有一次和别人打架后，被

老师在办公室门口罚站。当时心里正愤

愤，老师教训了我几句，转身开门进屋

时，我看见他嘴角扬起一丝笑意。门关上

的瞬间，一句他和别的老师说的话从门

缝挤了出来：“这孩子和我小时候特别

像……”

那一刻，心上的茧壳片片剥落如花。老师曾经那么多的严

厉话语，那么多的语重心长，都不及这无意间的一丝笑意半句

闲话。许多年以后，再见曾经的老师，已是垂暮老人，从没提过

以前的事。或许他不知道，是他当年的微笑和话语，使一个叛逆

的少年从此改变。在另一片海阔天空里，那点滴的感动与触动，

洗亮着所有的黯淡。

短短的一瞬，影响着长长的一生。或许每个人的生活中都

有着类似的情节，看似遗忘，却一直在散发着温暖与力量。就像

落在心间不经意的一粒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生长成郁郁葱葱的

希望和美好。

就像一个朋友所说，一直自闭，一直恐惧，一直防备，这是

她从小到大的常态，只因为她是孤儿。关于家，关于亲情，只是

从书中知道概念，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意蕴。就这样一直到高中，

她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就算别人善意地结交，她也是冷漠以

对。那时班上有个女生是城里人，家境也好，对她也总想关心，

可是不管多么真心真诚，她都不予理会，她只觉是怜悯。高三时

有一天，那个女生找到她，之前女生好些天没来上学，女生深深

地看着她，第一句话就说：“现在咱们一样了，我也成孤儿了！”

原来，那个女生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朋友说，只

那一句，就让她打开了心扉。并不是因为女生真的变得和她一

样，而是女生眼中那一刻的真诚和失落，她不想别人和自己一

样。就算是相依为命也好，反正从那之后，世界在她眼中慢慢地

变换了，她知道了那些在亲情之外更多弥足珍贵的情感。

对于朋友来说，那个女生刹那的目光，穿透了所有成长迷

茫的岁月，照亮了以后所有的路途。那短短的瞬间，一如一只温

暖的手，轻轻地叩开了心里那扇冷漠的门。

想起曾经写过的一件事。邻家大伯很健谈，可是每年中总

有固定的一天，终日无言。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却是久久震

撼。他的父母都是聋哑人，有一年冬天，父母带着6岁的他去爷

爷家过年。半路上，汽车忽然出了故障，慢慢地滑向山路下的深

谷。车门无法打开，人们砸开车窗时，车身已经向下倾斜。大家

纷纷挤向车窗向外跳，父母护着他拼命挤到车窗前，两双手将

他推了出去。他回头看，父母眼中全是不舍和牵挂，脸上带着微

微的笑意。

从此，每一年的那一日，他都会禁言一天，用来体会父母当

年的沉默无声，脑海中全是汽车坠崖那一刻父母的眼神与笑

容。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那一天，邻家大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怀念着那份爱与悲情。

足够了，漫长的岁月中，哪怕有过一个能融入我们生命的刹

那，所有的日子便都有了意义。不管风雨起落，长路长夜，那份感

动，那份爱，都会延伸向永远，成为念念间最美的心灵家园。

花开从一粒种子开始

从记事起，父亲就去房后的那片坡地

上刨树坑，或是午间太阳最毒的时候，或

是黄昏的斜照里。那片坡地寸草不生，是

极黏、极硬的黄土，就像村庄绿色大地上

的一块疮疤。当时我以为父亲在那里刨坑

是为了栽树，可是当坡上布满了密密麻麻

的坑时，父亲却又提着柳条筐去大地上装

土，然后把坡上的那些坑填平。

几乎每一年，父亲都在重复这一过

程。就像那些田里不知疲倦的庄稼，岁岁

往返着枯荣。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从一

个懵懂儿童长成了少年，而那坡上，也已

是绿草如茵。此时的父亲，依旧刨着坑，

看那些最新鲜的泥土已泛出黝黝的黑

色，也许，可以栽树了吧！当父亲把那些

树苗栽在坡上，那一片幼林立时摇曳着

一方新绿。

我问父亲：“你在这里刨了那么多

年，就是为了栽上这些树？”父亲露出最

舒心的微笑，说：“是啊，就是为了这些树啊！”我很是不解：“那

么多地方可以栽树，为啥偏偏选这个坡？你要是栽到别的地方，

那些树早长成大树了！”父亲将目光投向远方，良久才说：“咱们

家在这儿已经生活四代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爷爷就常

念叨着，说这个坡上要是有些树就好了，就是一个很好的埋骨

之地了！”我忽然明白，正是爷爷的话，让父亲的心里深深植下

了一个信念，他才能年复一年地挥锹抡镐，把黄土变成黑土。

那个时候，由于家境的贫困，我曾几度想放弃学业，和父亲

在那块黑土地收获微薄的希望。只是父亲从不点头，一次次把

我赶回学校。最后一次，面对态度决绝的我，父亲没有挥起他铁

硬的巴掌，他拉着我来到那片坡地上，指着西南的方向，说：“你

爷爷埋在那里，我爷爷也埋在那里，我们这三代人都在这里刨

食，以后我也会埋在那里。可我不想一代代的人都困在这里，我

已经出不去了，我只能把你爷爷心里想的事去办成。我不想你

和我们一样，不想以后你对你儿子说出我今天说的话。回去上

学吧，这里给不了你想要的，也给不了我想要的！”

就是那样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放弃了辍学的念头，而且

在求学的路上经历那么多的艰难，也没有轻言放弃。爷爷已

经看不到那片长满绿树的坡地了，我不想父亲也看不到他所

希望的那一天。那些年，在外地上学，找工作，成家，漂泊辗转

之中，在心底最深的角落，总有一种希望在温暖着我，哪怕身

处最黯淡的际遇之中。

多年以后的今天，走过那一路的风尘，终于让生命有了自己

的亮色。就如老家后面的那片坡地，最终成了绿树浓荫的天堂。

那种改变是父亲一锹一镐的努力，是爷爷当年留给父亲的希冀。

就如我的今天，正是有了父亲当年的殷殷期盼，我才有力量去凿

穿头顶的黑暗，哪怕再艰难，也从没放弃过努力与希望。

是的，我的生命已经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朵，而这花朵，源

于当年父亲种在我心底的一粒种子。和父亲再次漫步于坡地的

林中，看那些高直的树干刺破蓝天，那份感慨无以言喻。树们正

年轻，葱茏着爷爷当年的梦想，而父亲却是垂垂老矣。他的生命

也曾开出过花朵吧，还有什么比这一大片林子更能让他的人生

灿烂无比呢？他的那朵花，是爷爷播下的种子。

父亲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欣慰，仿佛我的一切，才是他生命

中最美丽的花朵。真的，有时候，自己的生命能否开出花来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能给别人的心里撒下希望的种子。只要用心去

呵护，那种子总会开出花朵来吧！在这世界上，只要种子不怕被

埋没了，哪怕时间再久，也会破土而出，发芽拔节，所绽放的，即

使不是最美的，也该是最芬芳的了。

（摘自《比刹那更短，比时光更长》，包利民著，作家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比刹那更短比刹那更短，，比时光更长比时光更长》》（（节选节选））

□包利民

太阳渐渐暗淡，半浸在海里放着暖暖的红光。海面极平

静，青翠的小岛点缀着空间，见不出海的广阔。于是，这里倒

像风景画里深蓝深蓝的湖。钓不到鱼。古月说这季节该钓到

黑鱼。他声称自己最擅钓鱼，海里的鱼儿都愿往他钩上碰。显

然吹牛。古月有些恼火，将半桶海红砸得稀烂，一把一把往船

周围撒。我诧异地望着他，不知他为何这样对待我的劳动。

“这叫诱惑。”古月神秘地说，“女人经不住诱惑。黑鱼也

经不住诱惑。”

然而黑鱼没受诱惑，就像有时女人也不受诱惑。古月直

嚷见鬼了。我却不急，超脱地观赏风景。此时，岛上的山峦已

有了几层颜色：山坳灰蒙蒙的；岩壁呈紫色；接近山顶的槐

树、榆树，树梢正沐浴着最后一抹霞光，金绿金绿，竟如春天

初萌的嫩叶。山的倒影映在碧澄澄的海水里，又如神仙随笔

泼下的墨画。全部景色凝结着恬静，于是有了蜜汁一样的甜

美。古月一手摇橹，一手擎鱼竿，在我脑中唤起“海岛小渔夫”

的形象，可惜年龄大了几岁。又猜想海底的黑鱼们，正急急吞

食着“诱惑”，却狡猾地不去碰他的鱼钩，我不禁哑然失笑。

正焦急时，古月看见礁石那边摇来一只小船，上载两个

老头，也是钓鱼的。他低声道：“老家伙钓到大的了！咱们也过

去。”船驶向礁石。古月高呼：“那边有吗？”回答：“没有！”两船

相交时，古月不信任地朝船舱窥视。摇橹的老头道：“伙计，把

篓子给他看看。”另一老头就拿起盛鱼的篓子，对古月晃晃，

空空如也。

“回吧。今年的黑鱼成精了，钓它不着。回吧！”

“你还能钓鱼？”古月藐视地道，“等我过去看。”

摇橹老头笑道：“看也白看，除非有你爹的本事。俺可要

回家了。拜拜吧——”

老头出口一句英语，叫我大吃一惊。随即想到，是电视电

影的影响。但老头学时髦话，却极富于幽默感。随着扳橹的节

奏，老渔民开心地念叨：“拜拜吧——拜拜吧——拜拜吧——”

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含混，终于消失在浓浓的暮色中。

古月把船摇到礁石旁，下了鱼钩。他咳嗽一声，道：“那老

家伙钓鱼最臭。老人都说他笑话：有一回下了钩，摇着橹慢慢

走，一天钓了一条鱼。拉起钩子一看，你猜怎么着？鱼都在海

底拖死了！”

我忍不住大笑。

“没人肯和他钓鱼。就我爹肯。我爹活着那会儿，是岛上

公认的钓鱼高手！带着那么个累赘，一晌午两人还能分得十

几斤鱼。老人都说我爹的眼能看见海底的鱼。我也相信他有

些特异功能。”

“你爹怎么死的？”

“钓鱼淹死的。”

我很奇怪，让古月讲讲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自小在大

连学生意，所以不会游泳。回到岛上，他在队里当会计。摇得

好船，钓得好鱼，就是不会游泳。他老想学，可老没学。有一年

过年，古月舅舅来喝酒，喝醉了，反复念叨：“怎么不会水？怎

么不会水！怎么不会水？怎么不会水！……”舅舅走后，父亲很

悲伤。他说：今年一定要学了！春天，他到浅滩蹚蹚，说水太

凉。初夏，他却淹死了。

“人的心理很奇怪。长大了，我老琢磨，慢慢明白爹心底

里有一种恐惧——对水的恐惧。”

我瞅他一眼，他满脸沉思的表情。我想：现在，古月是作

为一个大学生思索父亲的死。我静听着，企图进入渔民的心

灵世界。

“渔民其实是最怕水的。他们得益于海，也受害于海。‘三

年自然灾害’，岛上没人饿死，海里有的是吃的。可是，每年都

有渔民在海上遇难。他们面对的自然灾害，不是三年，而是三

十年、三百年……他们永远处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中。”

我懂得，古月力图描述渔民潜抑的心理状态，然而，我更

希望古月讲讲他父亲。

天已黑了。礁石变成一群狰狞的怪物。岛子灰蒙蒙的，仿

佛被一团浓雾罩住。没有钓到鱼，但我们还钓。肚子不觉得

饿，心思也没放在钓鱼上。远处，庙岛闪烁着粼粼的灯光……

“人死前，会有预兆。”古月说，“你相不相信？”

我将信将疑。

“我父亲死前就有。那年我六岁，记得事情了。那天早晨，

我们全家一起吃饭，父亲老讲老讲……”

“讲什么？”

“他熟悉的人怎么死的！”

古月至今还记得父亲讲的话。他先讲邻居张老大的死。

张老大和他同岁，两人交情不错。他指挥一条渔船，常出远海

去打鱼。有一年遇上大风，船在归途中遇难。只有张老大抱着

一块船板漂回来。可是岛周围都是浪，他怎么也靠不上岸。全

村人都跑到海边上，眼巴巴看他在海里挣扎。那时候放一条

船下去，船就会像人一样无法靠岸。他老婆孩子哭得瘆人，被

男人们捂住了嘴。最有经验的老人在岸上指挥，让他绕着岛

转，试着找个浪小的地方靠岸。张老大那年二十九岁，是一条

何等精壮的汉子啊！他抱着木板顶着骇人的浪涛，绕着岛转

啊转啊，硬是一点一点耗尽了力气。他的脸死白，嘴一张一

张，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小岛，盯着家人乡亲，却无力再靠近

一点。海浪时而把他抛起，时而将他吞没，像猫玩弄一只它即

将吞食的老鼠。张老大不肯放弃近在咫尺的生机，拼挤出身

上最后的力气，缓缓地顽强地绕着岛游。天将黑，他回头看了

一眼茫茫的大海，顿时丧失了信心，再也游不动了。人们眼看

着他越漂越远，最后被巨浪吞噬。海边一片恸哭。

“他一下子软了，好像叫人点了穴眼——我爹就那么说。”

古月父亲接着讲篓篓之死。篓篓是村里辈分最大的人，

但大家一辈子叫他小名。他好乐，爱唱旦角，女里女气的，常

惹人笑。他死在宝塔礁。宝塔礁在岛东十八里的海面上，上窄

下宽，三丈多高，方方棱棱一块火成岩。他去宝塔礁一带捞海

参。傍晌，海水发疯一样涨起来！他连惊带吓，不知怎么爬上

了宝塔礁。人们都说这事邪门：宝塔礁光溜溜的，不可能爬上

去。可是发现他时，他偏偏在塔尖上坐着。从没有人上去过，

篓篓上去了。大家想尽办法就是没招儿救他下来。篓篓在礁

顶说：“你们别忙活了，我是得罪海娘娘了！”于是他向海娘娘

赎罪：站立在礁石上唱戏。他老婆一天三顿往宝塔上扔馒头，

许多馒头都落到海里去了。他就那么站着，对着大海唱呀唱

呀，一直唱了三天三夜。人们说，旦角咿咿呀呀的细声最后在

他嗓子里变作牛吼一般动静。然而他还是下不来。本来，有他

媳妇扔着馒头，他怎么也能多活几天。可是他忽然疯了，在宝

塔礁上狂奔乱跳，嘶哑地喊：“海水涨上天啦！海水涨上天

啦！”他扭动身子，两手在空中乱抓，大嘴一张一张，好像咕咚

咕咚地喝水——完全是溺水者的动作！最后，篓篓头朝下，直

直地跌下来，脑袋撞碎在乱礁丛中……

那天早上，父亲净讲这些事。讲完张老大讲篓篓，讲完张

三讲李四。古月记得非常清楚。最后妈妈火了，把筷子一摔，

道：“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弄得人心惊肉跳的！”父亲再没说。

吃完饭，一声不响拿着鱼竿走了。不久，有人报信！他淹死了。

“你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古月说：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刚刚把船摇出五六丈

远，弯腰整理鱼线，忽然船一侧，人栽到海里去了。当时海边

有许多人，眼睁睁看他栽下去。海从没那样平静过，说不出的

平静。水也不深，他两只手时时伸出水面乱抓。立即有人跳下

去救，可是拖上来人已经死了。

就那么平平静静地死了。

（摘自《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矫健著，作家出版社2017
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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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十几年前，自己翻译的

《小王子》，感触良多。当初，在中

国，《小王子》还没那么多译本，小

王子的世界，也远没有今天那么

热闹。可今日重读《小王子》，我惊

讶地发现：小王子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孤单。

回想《小王子》诞生之日

（1942年），二战还没结束，整个世

界炮火连天，朋友还在被德军占

领的巴黎“忍饥受冻，正需要安

慰”；小王子正是在这样的严酷背

景下，空降撒哈拉沙漠，不声不

响，牵着他的羊，捧着他的玫瑰，

约上他驯养的狐狸，悄悄来到人

间，将自己拥有的全部唯一，与孩

子们分享，无论现在或曾经的孩

子 ——“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

子，只是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

点”。

其实，很多人都还记得，就像

记得自己曾养过一只狐狸，拥有

一朵玫瑰，只是不小心将她丢在

了时光里——读、译《小王子》都需要时间

与岁月。时至今日我才体会到，《小王子》中

的一句话，或一个词语（尤其是动词，如

perdre，apprivoiser），就好像一种不知名

的动物或植物，一直在荒凉沙漠中缓慢生

长演变；你以为“时过境迁”，她却在夜深人

静时，或从纷繁、忙碌的生活里，忽然找上

门来，“纠缠”你一辈子；直到有一天，你发

现原来不是她缠住你不放，而恰恰相反，是

你自己被世俗纠缠而不自知，关键时候，她

救你来了；至少来探望你，或彼此探望，像

个老朋友，看看这么多年过去，彼此都变成

什么样了。

放了十几年看过去，我才发现，原来在

《小王子》的世界里，没有“时过境迁”——

人类社会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玫瑰还

是一朵，狐狸还是一只，小王子只有一个；

你的灵魂，永远孤单。

在《小王子》的世界里，人与人，

人与动物、植物，乃至星辰宇宙，永

远是一对一的：没有抽象，只有具

体。没有噪音，只有心声。没有诋毁，

没有赞誉。没有第三者，只有我与

你。而你是谁，我是谁，仍有待彼此

发现，深入探寻，并互相抚慰。

一句话，活在人世间，人都是孤

独者，人类世界也是如此 ——

从前是清冷的孤单，如今是热

闹的孤单。

当满世界都在谈论“小王子”，

我看见小王子背转身去，重新返回

他的出生地，荒凉无垠的撒哈拉沙

漠；在那里，荒沙更冷，狐狸更孤独，

蛇更阴险，玫瑰更虚幻；小王子则从

孤单、孤寂，走向孤绝；绝处逢生，方

能发现未知，创造未来。

正如一位灵性导师所说：“想做

高人是一种罪过。你看，这一朵花从

太阳中汲取的能量，把美献给众

人。”当年的《小王子》，其实是对希

特勒《我的奋斗》的回应。

如今，高人又开始“奋斗”了；而我的朋

友，那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曾经是大人的

小孩，仍生活在占领区，又冷又饿，正需要

安慰……

我的朋友，“想要传神就得编故事”；

“是你在玫瑰上虚度的时光，让她变得如此

重要”，无可取代。

既然如此，不如满怀虔诚之心，迎请小

王子回来，去荒漠深处，浇灌心中的玫瑰。

王以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

教授《法语诗与歌》《说文解字》。代表作：

“长江边的古镇系列”，长篇小说《烟村》《大

钟亭》《幽事》。诗集《敦煌繁露》《立体几

何》。童话集《布谷鸟》《小猫菜花》。译著《兰

波作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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